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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16岁的时候，我想要去奥克兰文法
学校读书，但我的父母太穷了，那里的学费
很贵，他们实在拿不出那些钱。
我希望能在父亲的果园里多劳作几年，

等攒够了钱以后再去。有一个周末，我们在
小镇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利奥波德老牧师对
人们说：“亚里克先生，他生病了，他无法
照看他的农场，他需要别人的帮助，如果有
谁愿意去帮忙照料他的农场，他将不胜感
激。不过，他不是请工人，他只是需要别人
的帮忙，所以他没有打算支付薪酬。”
“不给薪酬，谁会去帮助他呢？”阿尔杰
哈哈地笑着说，而更多的人则沉默着，或是
悄悄退出了教堂⋯⋯
父亲拥抱了一下母亲和我，然后大声地

对利奥波德老牧师说：“我们可以去帮助
他！他太可怜了，他的儿子埃利曼在战争中
死去了，他的妻子也在前些年生病离开人
世，这么多年来他都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现
在他生病了，真的需要有人去帮助他。”
利奥波德老牧师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

走过来逐一拥抱了我们。回去的路上，母亲
问父亲说：“他和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我们
真有必要去帮助他吗？”
“我们帮助一个人，只是因为我们是善

良的人，而不是因为别的，难道不是吗？”
父亲说。
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会抽时间去到亚

里克农场，我们不仅帮他牧牛和喂羊，甚至
还要帮他做家务。小镇上没有什么人会来到
这里，只有利奥波德老牧师，他会时常过来
陪亚里克老先生说说话。偶尔，我们倒是会
在路上遇到一些嘲笑我们的人。比如我的邻
居阿尔杰，他就曾经这样对我们说：“我没
见过像你们这么愚蠢的人！”
父亲回答他说：“或许你是对的，但我

们觉得我们并没有做错。”
几周后的一天，当我们忙完活儿要离开

时，亚里克先生当着利奥波德老牧师的面和
父亲说：“丹尼尔先生，我想我很快会离开
这个世界，我已经把农场里的所有一切都卖
给了一个城里的富翁，在我离开人世的那一
天，这份出售协议将会正式生效，我的律师
也会来到这里处理遗产，你必须要答应我，
你不能以任何理由去干扰律师做任何事，他
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的意思。”
“我向您保证，无论他们怎么处理您的
财产，我们都不会干预！”父亲说。
又过了几周，那天中午，当我们去到亚

里克农场的时候，那里来了很多人，有医

师，有警察，还有利奥波德老牧师，他告诉
我们亚里克先生已经离世了。一个自称是律
师的人走到我们的身边，他拿出一份文件递
给父亲，那是亚里克先生写给律师的一张遗
产执行书，上面这样写着：“我死了以后，
请把出售农场的钱赠送给丹尼尔先生，无论
当天他是否有空来到这里。”
父亲看完后连忙摆手说：“不，不能这

样，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过要任何回报。”
利奥波德老牧师对父亲说：“丹尼尔先

生，律师正在按亚里克先生的遗嘱办事，你
答应过亚里克先生不会干预律师的任何做
法。”
父亲推脱不掉，只能接受了这笔巨款。

就这样，我们成了“有钱人”，父亲用那笔
钱在城里办了一家小工厂，而我也得以去奥
克兰文法学校读书，我们的命运也随之而彻
底改变了。
现在，我是一家出版社的老板，我经常

会对别人分享我的这段经历，我想要告诉每
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内心的善意与
热情，在你不经意的某个时候，命运会为此
而给你一些意外的奖赏。

命运会给你一些奖赏
□原著：切莱斯科克·丹尼尔【新西兰】

□编译：李克红
一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是父母的长子，也是爷爷的长
孙。那时候，四叔在城里工作，父亲则常年奔波在外，忙
着搞“社教”。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乡下伴随着爷爷度过
的。四五岁时，家里就只有我、爷爷和几个堂弟妹们。再
有的，就是后山三幺的坟地。大喜是三幺唯一的衣钵传人。
那时，爷爷已是一头灰白的头发。脸上纵横着岁月的

痕迹，显得十分苍老。他成天佝偻着腰杆儿，忙这忙那，
动作笨钝、迟缓，嘴里常嘟噜着一些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
话语。
四叔常从城里来信，要爷爷去城里享“清福”。爷爷不

听这些话，他有自己的生活轨道。他从屋后竹林里砍来竹
子，坐在屋前岩塔里慢慢地破篾，用细细的竹篾，编织出
一个又一个竹笼、篾篓、筛子。有时候，他还会给小堂弟
妹们织些竹马、雀笼。然后眯着昏浊的眼睛，看弟妹们开
心地把玩，眼角和嘴角都浮出深深的笑意。他对我说：“你
三幺小时候也喜欢玩这些乖乖儿”。说完，就静静地坐在那
儿，一动不动，陷入沉思。
我家屋前屋后竹木葱笼。屋前的坪院，是青石板。屋

边靠路口，有蔸大榛子树，旁边有眼山泉。从山坳那边过
来的人，或是从这边山脚上来的人，往往要在这里歇歇
气，喝口水。那些过路的多数熟悉，也常来岩塔里纳凉说
笑，坐下和爷爷打趣儿。
“老伯，又说说三幺的故事吧。”
“老菩萨，把三幺的故事讲一段哟。”
爷爷经不得别人劝，就会真的讲起来。开始，那些人

还摇着蒲扇，脸上漾着不在乎的神情。渐渐地，三么的故
事就使他们入了角色着了迷。他们不时地点点头，有赞
许，有感慨。到最后，总会迫不及待地问：“那后来呢？后
来是啷么搞起的嘛？”“后来嘛，就当以后再来喽！”爷爷说
了一句趣话，先自笑了起来。那些人悟过来，也打着哈哈
讪讪地笑起来。屋后树笼里的斑鸠，也被惊得扑愣愣飞
起。我总觉得，爷爷的笑声中，含着几分哀痛，带着几分
酸苦。

二
三幺在世的时候，我还在穿开档裤。只记得他方圆大

脸，黑发浓眉，厚敦敦的个子，脾气耿直得像屋后的烟
竹，一根根、一节节，标杆笔直地冲上去，刚劲得不同。
那时候堂弟妹们还没有出生，我是第一个孙子，全家人都
很喜欢我，把我惯得不像样子。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三么。
他常常偷出婆婆积攒的鸡蛋，和我一起打煎蛋吃，一打就
是十几个。那煎蛋油黄黄、香喷喷，盛在一个土墩钵里，
我和三么每人一副竹筷子夹着吃。等只剩下最后一块时，
他便放下筷子说：“山儿，吃在后面的要洗钵子哟！”他裂
着油油的嘴巴笑，脸上一副诡谲的神情。
我家居住的是四柱三进的木板房，那宽敞的四壁是我

儿时学习字画的理想场所。有次，我吵着要婆婆买粉笔画
画儿。婆婆是个最积攒的人，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也怪
不得，我那时太不懂事，不知道一角钱可以买六七个鸡
蛋，或是买二十个油粑粑。三幺那天从墟场回来，把我喊
了过去，递给一个黄布口袋。我伸手一掏，是两盒粉笔，
一盒白的，一盒彩色的。从那以后，我天天在屋前屋后的
板壁上，画人、画马、画猪抬轿。我把婆婆怪我不懂事、
不给买粉笔的模样也画了上去。晚上，我给大家讲解一天
的作品，把全家人都逗得乐不可支。
三幺的故事，婆婆在的时候给我讲得最多。夏日的晚

上，一把竹躺椅放在浇了凉水的岩塔里，我睡在上面，婆
婆坐在旁边，一边摇着蒲扇替我驱赶长脚蚊，一边讲一些
神奇的故事。张果老呀、人熊外婆呀、覃屋的神竹呀⋯⋯
讲到兴致处，便讲起了三幺。我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听
着这些故事，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三
三幺小时候很调皮。爷爷很不喜欢他，不知挨了多少

棒头。那时，三么在山脚下的一个穷秀才那里读书，每天
一早，婆婆就给他炒上一碗盐菜饭，有时饭里掩着一个油
煎蛋，将碗口用一条白毛巾包了，三幺便倒提着去上学。
从我家下到山脚，是一条青石板小路，一级一级的，很长
一段。路的两旁，长满了山竹、芭茅，像两面护墙，沿着
小路蜿蜒。山脚，有一条小溪绕过。穷秀才教书的地方，
是墟场，每隔六天，便是乡村男女老少都喜欢的场期。赶
场那天，农户们挑着各式各样的山货土产，四面八方地涌
来。也有一些外地来的小摊小贩，早早来到场上，摆开地
摊，陈列着那些尤其令女人和小孩们喜爱的新鲜玩意儿。
区别于其他集镇的，是满街的油粑粑。到处架着大锅子、
小锅子，弄得满场油香弥漫。好多时候，秀才都会在贴墙
的考勤表上记上一笔：“x月 x日，王三未来。”这时候，只
要知底细的，到距墟场不远拐弯处的一汪深潭去找，定能
找到三幺。不只三幺一个，还有一大群贪玩的毛小子。他
们都是我三幺的部下，一队人马的游戏娱乐活动，都出自
于三幺那颗聪明的脑袋。深潭后有半片沙滩，靠后还有一
面白岩壁，壁上布满了大洞小穴，毛竹、小树破壁而出。
三么和他的伙伴，便常常在这里“相逢”。先是各自把饭交
上来，拢在一起，挂在树丫上，然后大家一齐脱光了衣
裤，跳到潭里打氽子、赶泉鱼。他们扯来鱼辣树枝。一枝
接一枝地盘在浅水处，大伙儿并排从下往上赶，搬起石头
一顿乱砸，被赶的泉鱼子逆流而上，碰到前面的鱼辣树
枝，便不敢逾越。慌忙之中，纷纷掉头钻进了岩缝，任你
外面如何敲打，再不敢出来。于是他们就用手摸。常常一
次能摸好多的鱼。把这些鱼烤熟，美味的中餐就开始了。
玩是玩得痛快，回去了各自都是要挨打的。在他们玩得最
痛快的时候，秀才已经把考勤一一念给了来赶场的家长
们。尽管其中有的家长没到，可人多嘴杂，不出太阳落
山，所有的家长都会知晓。爷爷是读过几年私塾的。他恨
三幺读书吊儿郎当不用心，常用大棍子按着三幺打屁股。
晚上，逼着三幺在油灯下读书，《诗经》、《论语》、《商君
书》⋯⋯，有一处地方念不断句，又打屁股。三幺的屁股
常常被打得火燎燎的，坐不稳板凳。每次都是婆婆递热手
巾给他，不知给他敷了多少次。
三幺就这样在玩耍中长大。到了二十三岁，带着盘缠

上城赶考。没多久，邮差居然送来一份入学通知书——三
幺考上了一所地质学院，成了我们家乡第一个大学生！那
个时候，大学生在这个山旮旯里很新鲜，方圆几百里都屈
指可数。婆婆忙着泡了黄豆推豆腐。爷爷不声不响请来了
屠夫，宰了两只羊，还杀了几只鸡，又叫三么背上搭链去
山脚场上背回半边猪肉。前来贺喜的邻近乡亲们，就着家
酿的苞谷烧，大嚼大喝。席间，少不了有几位“前朝遗
老”乘着几分酒兴发一通风水、才子之类的高论。从此，
“王三幺"的名字就在这个远近百里的山乡传开了。

（未完待续）

三幺 （连载作品）
□王治文（白族）

我有足够的理由写下我的一些无头无绪
的想法。
我很小的时候，从懂事起，陪伴我的就

只有母亲。每当母亲出工后，偌大的一个
屋，就只剩下我和那条小白狗。卧在山峪里
的小村，除了屋门前那条溪沟清澈透明的水
在喧哗，在流动，一切皆是静。山头上有几
朵絮状的云朵，可以从早上挂到傍晚，直到
被霞彩染上金色的光亮。小白狗呆着无聊，
时常用柔润的舌头舔我的脸。我在门槛上一
呆便是一天。这期间，我有了好多好多的奇
怪想法。被山头挡住了的那边有些什么呢？
这絮状的云朵幻化成马的形状可以奔跑吗？
而这一切就是我对世界的启蒙思维了。我不
爱说话，以至母亲回家后，我也不讲话，有
时遇到湿濡的雨天，我便只顾看着没完没了
的雨。其实，与其说我数不清雨滴的颗粒，
不如说我根本就没有计数。往往母亲叫我
名，我也不予回应。这便使母亲以为我有些
智障。父亲长年在外，偶尔回家一次，生疏横
亘在父子之间，我更是没有话说，父亲便把我
定位成了傻孩子。傻孩子听话。我对父亲的
话从来都不违背。父亲让我洗煮饭的锅，小
小的我便汲着鼻涕跑到沟里去洗，一次没洗
干净，洗二次，二次没洗干净，洗三次，以至于
第四次我跑到沟里后没洗又跑回来了。父亲
认为一定洗干净了，没有检查，便放过了我，

只是说了句，这家伙态度好。这时，我会流露
出一丝狡黠，是父亲觉察不出的那种单纯的
狡黠。父亲对我傻的定义我是抵制的，在我
小小的心里，我认为大人只是凭借一种印象
和习惯来认定他以为的结果。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各自的特征。六十年

代末期出生于山村里的我，书是没有读好
的，有个人学习的态度，也有社会教育水平
的影响。后来去了部队，本来可以留队，却
选择了退伍。一边怀疑自己的能力，一边笑
傲江湖。做好了当农民的准备，却又自己创
造了一个似农非农的身份——一个没有读什
么书的人，却偏偏喜欢文学。一半物质，一
半精神，荒唐而又现实。被欲望牵绊，却又
追求洒脱，既矛盾又冲突。即使是到了知天
命的我。即使是到了知天命的我，也没能安
静下来。
好久不见的一位河南籍战友，因微信战

友群的关注，联系上了。近三十年不见，虽
然为上下铺的战友，因时光的冲淡，似乎也
已没什么要紧话说了，都是那么淡定，那么
不经意。知天命之年的我们，似乎都已经没
那么关心彼此的成就。
一天，他在微信里发了个链接，我认真

一看，他现任河南郑州某某建筑装饰集团的
党委书记、董事长。旗下有设计院、有培训
学校，等等。刹那间，他的成功震撼到了

我。我在想，是什么样的机遇，什么样的条
件，什么样的奋斗历程，创造出了这样的成
功印迹？我和他在个人成功上面有了巨大的
差距。这种落差深深地打击着我。我所有的
心灵上高筑的防火墙——无为而为、随遇而
安的态度顿时变得那么的不堪一击。
天命之年，有些时候，状态是消极的。

不思考价值的本身，日子过得浑浑噩噩，归
途摆在眼前。人是向死而生的，出世便是入
世，我们该如何存在。人因欲望而改变，社
会因欲望而发展。在我的心灵里思考这些问
题的时候，却又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在提醒我
——清静无为，抱朴守素也是一种生活理
想。所有田园诗的美好，都是踏实的生活创
造的美丽风景。谁是人生的赢家，这是个哲
学问题。价值的取向不同，结论谬之千
里。这些个无形的，恍惚在心灵里盘亘着
的，我看作是行走的屐痕，折磨着我，时而
变小，时而变大，长久地在我同自己保持了
一种和解的态度后，天光云影，才慢慢地亮
了起来。
我需要和自己和解，毕竟生活于我，于

每个人都是善意的美好的。人生生不息地前
进，就是人生的意义。人类不息地前进，就
是社会存在的价值。
人行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让我们，都

珍惜好这一生。

心灵的屐痕
曾红彬

澧水
雨如帘挂雷光闪，汹涌江流巨浪翻。
武岭雄关夹滚水，沃原漫道舞雄鞭。
面崖绝壁攀悠道，背缆纤船上陡滩。
双脚踩得岩蹬破，手扒碐坎角石圆。

天子座
背依峻峭莲花座，脚踩云烟任绕缭。
台岭观霞苍柏艳，舌崖赏景翠松娇。
端临绝壁青峰丽，挺立悬崖绿嶂娆。
小道幽林风凛掠，面无惧色座没摇。

御笔峰
小溪碧水流幽谷，绝壁猴吟六九声。
古木繁荣峦嶂列，溪流婉转锦莺鸣。
峰峦挺立如春笋，御笔昂扬写昊穹。
天子文章天下罕，三千峻峭武陵盈。

将军岩
小路悠悠九道弯，三千峻峭秀青山。
英姿伟岸峰峦上，雄态巍峨雾霭间。
赤胆忠心捐社稷，锐兵壮马骋中原。
凌空田苑蓝天嵌，贺帅昂头峻岭轩。

神堂湾
雾雨霏霏深涧洒，烟云霭霭陡崖茫。
向王垒隘修关砦，天子挥兵筑殿房。
纵马骋驰妍俏岭，舍身跃越秘神堂。
美谈留世滋人耳，击鼓鸣锣若战疆。

黄石寨
杉林幽径临绝壁，赏景凌崖架榭台。
雾海金龟观日起，天台石寨採星来。
青峰屹谷游人醉，金柱擎天玉帝栽。
泉水澈清甜可口，世绝美景让君徊。

朝阳地缝
涓流细水如刀剑，镌刻深沟万载剜。
陡堑渊池千尺壑，悬崖绝壁一丝天。
清泉汩汩涤崖壁，栈道悠悠绕淏潭。
过客须得身仄去，鱼儿游过难折还。

仙女献花
神兵列队张家界，铁马金戈守隘关。
冷雨寒霜凌峭谷，暖阳媚月浴峦川。
蕊芳叶碧山茶艳，柏翠松青峻岭妍。
西域多姿农舍女，蹁跹起舞献花篮。

空中田园
老屋场上民家寨，万丈绝崖稻麦悬。
菡萏拂风鸣翠鸟，高山流水润田园。
榭台观景迷幽谷，石柱轩昂指九天。
松劲枝虬盆里育，千姿百态绿涂川。

采药老人
流瀑飞跌深涧底，水天相映碧光盈。
手攀铁索飞峦嵲，脚踩藤枝越峭峰。
寻草扒岩枞垴走，甩钩爬壁陡崖行。
采集百草煎膏药，积善医民济众生。

天下第一桥
桥连两嵲天成就，百丈空高彩霱端。
翠柏古松摇峻壁，修峦绝岭傲尘寰。
龙泉飞瀑浇香芷，赤色峰墙冲昊天。
百载藤条爬峭嶂，峣峰迤逦六郎山。

茅岩河漂流
背倚青山玄女洞，弯腰洗手澧江中。
赪霞穿岭拂云雾，游客乘船赏秀峰。
洒壁映滩红日照，漂船纵艇浪涛汹。
平湖峦岭涟新月，疾浪轻舟到大庸。

千里相会夫妻岩
妻历艰难和险阻，寻夫千里跨山川。
双眸凝视夫君面，天地同辉日月绵。
靓妹山荷娇意女，帅郎田华恣情男。
青山绿水逐恒久，化嶂成峰驻万年。

遵义
左倾失我根据地，血战湘江痛损兵。
遵义小楼呈煜彩，伟人巨臂扭航程。
平踏嶂岭凿关隘，强渡江河克寨城。
翻越岷山横草地，红旗招展陕甘宁。

花明楼
叠翠重峦金壁院，清泉奔涌靳江渠。
劲松水碧妆峦岭，香芷花明扮故居。
党业奔波国际走，工人运动矿山疾。
低吟浅唱谈修养，热血流终献病躯。

矮寨大桥
穿山越岭平途建，峡谷高山彩练悬。
仰望蓝天飘彩霱，俯观黛岭秀幽川。
旭阳似血喷寥廓，落月如银洒嶂峦。
千尺空高千米跨，隧桥相系走渝黔。

定海神针
石花丽俏博宫殿，溶洞幽深淏水渊。
曲径悠悠通远古，涓流沥沥造天涵。
银簪立地昂苍岭，玉柱撑天傲浩乾。
傲视群雄它笋小，水滴成柱万千年。

湘潭乌石镇
小院清风摇翠柏，将军立马叱风云。
征凿塞隘突重困，血战倭贼建硕勋。
抗美援朝餐凛雪，卫国护院断敌魂。
庐山苦谏捐忠胆，化作青铜铸赤嵚。

港珠澳大桥
珠澳大濠香港岛，伶仃洋上横天桥。
海中沉管奇神现，水里铺桥技艺超。
索塔吊装牵引巧，隧桥架设麦芒瞄。
新型材料严标准，跨海蛟龙笑浪涛。

神州谣
向钦

春溪 汤青摄


